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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之研究

The Research of Living Form of Adjectives in Sichuan Dialect

Abstract：The Morden Chinese Dialect provide a dynamic source for the 

Mandarin, a lot of words are derived from the Mandarin Dialect. The Sichuan 

Dialect belongs to  the Southwest Dialect ,  which is one of the Northern 

Dialect.  The Mandarin as the basisi of the North Dialect,  so the Sichuan 

Dialect made a deep impression on Mandarin. Therefore,  doing research in the 

Sichuan Dialect has a significant meaning in terms of in‐depth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 of the Modern Mandarin.

This paper researched the Sichuan dialect about the same etyma and 

different affix adjective ,  the same affix and different affix adjective .  In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same etyma and different affix adjective lively form ,  

the researching methods used are mainly descriptive method, statistical method and 

so on.

Keyword:    Sichuan Dialect;   same etyma and different affix;  

same affix and different affix ;  living form of adjectives; emotional 

coloring(commendatory ,derog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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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言属于西南官话， 虽然是北方方言的一个分支， 但在语

音、词汇、语用等方面均与北方方言以及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普

通话有所区别， 以此体现了它的独特性。 语音方面： 北方方言由

四个声调组成， 即阴平、 阳平、 上声和入声，有轻声和儿化韵； 

四川方言在语音上仅有三个声调，无阴平，无轻声，儿化韵较少。 

四川方言词汇上的独特性的表现之一在于其形容词生动形式， 它们

的出现丰富了四川方言， 使之具有生动性、形象性。 四川方言形容

词生动形式的构词方式多种多样， 有AA式、AA的、ABB式、AB

式、BA式等等。 但同缀异根BA式，同根异缀的ABB式， 是形容词

生动形式的主要构成部分。在语用上，四川方言多表现出诙谐，幽默

的效果。

本文就拟对词汇中的BA式和ABB式进行研究。 本文主要从词汇

义、词法、句法三个方面指出四川方言形容词同缀异根1与同根异缀2

生动形式所具有的特点。

一. 四川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BA式的研究

（一）.BA式的词法分析

1一个词缀加上不同的词根构成了同缀异根式。 如： 刀子、 剪子、 辫子。 “子” 是后词缀，

“刀”、 “剪”、 “辫” 是不同的词根， 根据上面对 “同缀异根”的解释， 我们知道词根和词缀在

合成词中各自所起的作用不同， 同缀异根式的合成词， 它们的基本以都不同。（作者意见）

2一个词根加上不同的词缀构成一类合成词， 而这类合成词的构成形式就是同根异缀式。 如：

水汪汪、 水淋淋、 水灵灵。 其中“水”是词根， “汪汪、 淋淋、 灵灵” 就是不同的词缀。这

三个合成词的构成形式就成为 “同根异缀”式。 （作者意见）



BA式四川方言形容词属于同缀异根式结构。 按照 “B” 的语素

义在整个词义中的参与程度， 可以将 “B” 分为类词缀和词根。

1.  “B” 为类词缀

我们首先对词缀和词根作一个界定。 汉语语言家早就对词根、 

词缀的划分订出了自己的一套标准， 可谓各持己见。 第一次按意义

标准划分的有瞿秋白、 王力； 按语法标准划分的有崔复爱； 主张

按音节划分的有郭绍虞、 徐世荣；张静在《汉语语法问题》中提出

能够作词根的语素有以下几个条件：“ （1）能表明直接的物质意义的。 

（2）在合成词虽然不独立， 但能以同样意义独立成词的。 （3）简称时可以代

替全词的。 （4）构词时位置自由的。” 3  他对词缀的判定也提出了以下

几个条件：“ （1）意义比词根抽象、概括，不是指独一无二的直接的物质意义

的语素。 （2）永远不能以其在合成词里的意义独立成词的。 （3）不能用作简

称词的。 （4）构词时位置固定的。”4  潘文国等在《汉语的构词法研究》

中谈到：“尽管对词缀的认识各异，但一个主要的倾向是认为词缀应当是 ‘词义虚

化，有语法作用。’”
5 周荐也提出了他对词缀的判断， 他说：“ 我们认

为， 在词缀的判定上， 字义上的虚化， 固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 但却不是

惟一的标准； 字的另两个性质—能构性和定位性， 在词缀的判定上也不失为重要

的标准， 或者把字义上的虚化视作惟一的标准， 就造成词根、词缀分辨不清的现

象。  如果过分强调字的能构性和固定性而忽视或无视字义上的虚化， 也不可能

正确地判断出词缀。 可见在词缀的判定上， 只以字义上的虚化作标准， 或者只

以字的能够性和定位性作标准， 都不能使词缀和词根区别开来， 使词缀的判定得

到正确的结论。”6 周荐划分词根、词缀的标准就是既要看字义上的虚

化， 又要兼顾字的能构性和固定性。

四川方言BA式中有一部分词语中的 “B” 不能看作真词缀， 它

3参看张静《汉语语法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17页
4参看张静《汉语语法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0页
5参看潘文国、叶步青、韩洋《汉语的构词法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四章《语素基础上的构词法研究》
6周荐《汉语词汇结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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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词义没有完全虚化， 仍然有实义。 我们可把它们称为： 类词

缀。吕叔湘先生说，“ 有不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 然而还是差

点儿， 只可以称为类前缀和类后缀。 说它们作为前缀和后缀还差点儿， 还得加

个 ‘类’ 字， 是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有时候还可以以词根的面貌

出现。”7 张斌先生认为，“ 类词缀是一个半开放的类， 它们一部分比较接近

于真词缀， 一部分接近于词根。”8  综合起来， 类词缀其实是介于词根

和真词缀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

“BA”式中的“B”虚化程度并不一样， 虚化程度最弱的是“飞”、

“焦”、 “溜”； 虚化程度较强的是“梆”、 “捞”； 最强的是“稀”。

第一类：飞、 焦、 溜是典型的类词缀。

[1] 飞

“飞” 在四川方言中常见的有以下一些词语： 飞热、 飞辣、 飞

烫、 飞咸、 飞甜、 飞痛、 飞快、 飞跑、 飞奔、 飞驰。

“飞”的本义为鸟飞。 《说文》中解释为：“飞,鸟翥也。 象张翼

之形。” 后来引申为：疾速。

例如： 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 （《乐府诗集·木兰诗》）

一夜飞渡镜湖月。 （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又如： 飞云掣电(形容迅疾)； 飞骑(像飞一般奔驰的马)； 

飞报(迅速报告)；      飞递(迅速递送)； 

飞札(飞速写成的信件或诗笺) 

这些词语中， 语素 “飞” 都是用来形容速度快的。

在现代汉语和四川方言中， 合成词飞快、 飞跑、 飞奔、 飞驰

也有迅速的语义。 “飞” 在 《汉语大字典》 中有一个义项是： 非

常迅速。 有具体的词汇意义。 同时带有形象色彩在其中， 描述动

作快。 如： 像飞一样的跑， 像飞一样的奔， 像飞一样的驰骋。 

“快”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中解释为： 速度高； 走路、做事等费时

7参看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0页
8参看张斌《新编现代汉语》，上海：复旦大学，2002年，第173页



的时间短（跟“慢”相对）。 从词义上“飞”与“快”相近。 “跑”在 《国

际标准大字典》 中解释为： 奔， 两脚交互向前迅速跃进； 很快地

移动， 也有 “快” 和 “迅速” 的义素。 在这个解释中， 我们还可以

看出 “跑” 和 “奔” 同义。 “驰” 的本义就指车马疾行。 “疾”就有快

的意思。 “驰” 中就含有快的语义。 通过词义解释， 找出了 “飞” 

与 “快”、 “奔”、 “跑”、 “驰” 的相关性。 说明 “飞”在“飞快、 飞

奔、 飞跑、 飞驰”中有实义。 但同时它们的意义也在逐渐虚化。 

作为词根的 “飞” 语义已有所磨损。 例如： “飞快”中 “飞” 也带有程

度副词 “很” 的意思， 可解释为： 很快。 董秀芳在《汉语的词库与

词法》中， 把 “飞快、 飞奔、 飞跑、 飞转” 中的“飞”称为 “半自由的

副词性语素”。9

“飞” 在虛化后， 成为一个表程度意义的构词前缀。 如：飞

热、飞烫、飞红、飞痛。 语义上看， 它相当于副词“很”、“十分”

等。 

例如： 这杯水飞烫， 莫法喝。 （飞烫）

今天气温很高， 天气飞热。 （飞热）

你炒的菜飞咸。 （飞咸）

在语法功能上， 大家都把 “飞” 看作相当于 “很” 的程度副词。 

其实 “飞” 有着自己的特点。

第一： 和 “很” 有区别。 在现代汉语中， “很” 是一个程度副

词。

（1） 它主要作状语， “用在形容词、 助动词或动词短语、 四字语前, 表示

程度高”。10

例如： 很棒（形容词）   很讲道理（动词短语）   

很喜欢（心理动词）  很应该（助词）   很可以（助词）   

很被感动（“被”字短语）

9参看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5、68页
10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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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平易近人      很心安理得        很提心吊胆

（2）“很” 还可以接动词+宾语。 可以接动词+谓词宾语。

例如： 他很要求进步。 

这很合乎要求。 

可以接体词宾语。 

例如： 很担心弟弟、很下工夫、 很感染人11

（3）“很” 后还可以接述补短语、 连动短语、 兼语短语。

例如： 很划得来、 很去玩了一会、 很使人发愁12

（4）也可以用在 “得” 后， 充当补语。 能够用 “很” 作补语的

一般都是性质形容词和心理动词、 动词短语。 

例如： 坏得很、 烂得很、 喜欢得很、 讨厌得很、  爱得很、 

讲道理得很、  听话得很

（5）用在“不…”前。 

例如： 很不好、 很不坏、 很不一般、很不仔细

在四川方言中， “飞” 可以用来修饰形容词， 但它不可用来修

饰助词、 动词短语、 四字语。 如： 飞应该（×）  飞可以（×）

飞讲道理（×） 飞平易近人（×） 飞理直气壮（×）

“飞” 后也不能接动词+宾语、 接述补短语、 连动短语、 兼语

短语。 也不可以用在 “得” 后充当补语。 如： “坏得飞”（×） “ 

烂得飞”（×）  “喜欢得飞”（×）。

不可以用在 “不…” 前。 如： 飞不好（×）、 飞不坏（×）、 

飞不一般（×）

可以在 “飞” 所修饰的形容词后加附加成分。

例如： 这杯水飞烫巴烫。

你炒的菜飞咸巴咸。

11参看候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276‐278页
12参看候学超《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276‐278页



今天的天气飞热巴热。

在现代汉语中， 程度副词“很”、 “非常”、 “极” 等不这样用。

“飞” 的构词能力没有现代汉语程度副词 “很” 强， 在上文中已

经表现出来。  作为词缀的 “飞” 在感情色彩上与 “很” 有一定的不

同。 加上 “飞” 字后， 使说话者表示出一种主观情感，产生一种多

为不满、抱怨的情绪。 “红”、 “热”、 “烫”、 “咸”作为形容词从感情

色彩上看， 本是一个中性词， 但加上 “飞” 后使其变成贬义词。

例如： 你今天穿的衣服飞红。 （埋怨他人穿着打扮不好看）

           这杯水飞烫，莫法喝。 （不想喝烫的水）

如果去掉 “飞” ， 句子意思不变， 但在感情色彩上有了很大变

化。

例如： 这杯水烫。   （仅仅是陈述“水烫”， 没有表现出不满

情绪）

          今天天气热。 （同上）

而且在我们收集到的语料中可以看到，  词缀 “飞” 不和表积极

意义的语素连用。 如：“飞好”（×） “飞壮观”（×） “飞漂亮”

（×）“飞乖”（×）。 “很”、 “特” 等普通话中的程度副词， 可以和

表任何感情色彩的形容词搭配。 如： “很好”、 “很坏”、 “特棒”、 

“特累”。 

第二： 形式上 “飞” 不能重叠作后缀。 如： 热飞飞（×）、

烫飞飞（×）、 痛飞飞（×）、 甜飞飞（×）、 咸飞飞（×）

[2] 焦

“焦” 同 “飞” 的性质一样， 用在形容词前语义没有完全虚化。

《说文》解释为： 焦, 火所伤也。 《玉篇》解释为： 焦, 火烧黑

也。  “烧焦” 这个词语就能表现出 “焦” 的本义。 在 “焦干”、 “焦

煳”、 “焦黑” 中 “焦” 还是表示的基本义。 这些词语所表达的语义

中都含有因火烧后而使水分蒸发呈现的色彩度和硬度。 （ “干” 呈

现的是硬度； “黑”、 “煳” 呈现的是黑色） 后来由 “黑色” 引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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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黄色” 如： “焦黄” 。 在 “焦黄” 中主要体现的是因缺乏水分， 

干燥所导致的枯黄。 “焦” 又由缺乏水分引申为 “火烧物体发出的气

味” 。 《尔雅》解释为： 焦, 臭也。 “焦臭”、“焦苦”、 “焦味” 中

就包含着这个引申义。 “焦湿”、 “焦咸”就已经使 “焦” 的基本义虚

化了。

“焦” 和 “飞” 同理。 “焦” 在 “焦黑”、 “焦煳”、 “焦黄”、 “焦

干”、 “焦臭”中也体现出程度深的语义。语素 “黑”、“煳”、 “黄”、 

“干” 已经可以解释整个偏正式合成词的词义。 加上 “焦” 突显出 

“黑”、 “煳”、 “黄”、 “干”、 “臭”的语素义。

邓英树先生 《在成都话的BA式形容词》13 中, 以文字加图表的形式

对 “焦” 予以阐述, 认为 “焦” 是兼属词缀和词根的。 在 “焦煳” 中 

“焦” 的语义清晰度高， “焦干”、 “焦黄” 中语义模糊，在 “焦湿” 

中，词汇基本义消失。邓先生认为： “‘焦’ 的语素在共时系统中呈现的清

晰度等级差异， 也许就能反映这类语素由词根虚化为词缀的演变轨迹。”14

“焦” 同 “飞 ” 一样， 只能修饰形容词， 不能修饰助动词、动词

短语、 四字词。 前面不能加否定词。 构词能力不如 “飞” 强。在

形式上， 可以重叠作后词缀如： 湿焦焦、 干焦焦

[3] 溜

“溜” 在字典中第一个义项就是： 滑落、 滑动。 “溜滑”、 “溜

圆”、 “溜光” 中保持基本义。 “溜” 的语素义与 “滑” 同义。可以滑

动的东西都成圆貌而且表面光滑。 “溜” 和 “圆” 、 “光”有关联性。 

“溜” 同 “飞” 、 “焦” 一样， 在作实词有基本义时， 就含有程度性 

13邓英树<成都话的BA式形容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0

期，100—102页

14邓英树<成都话的BA式形容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0

期，102页



“很、 十分、 非常” 在其中。 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中， 对 “溜

光” 的解释就是： 很光滑； “溜圆” 解释为很圆。 在这些词语中 

“溜” 不仅有基本义， 而且也表示程度深。后来才将它生成了其他词

语。 如 “溜尖” 、 “溜平” 、 “溜直” 、“溜酸” 、“溜细” 。

在语法特征上 “溜” 同 “焦” 一样。

第二类： 梆[bāng]、 捞

梆、 捞的语义虚化程度比前面谈到的语素要稍高一些。

“梆” 指木制的棒槌。 棒槌是一种硬器， 所以产生了 “梆硬”这个

词。 我们以此类推， 硬物质的东西一般都重量不轻， 又产生了“梆

重” 这个词。 “梆硬”、 “梆重” 可以理解为： 很硬、 很重。加强

硬、 重的程度。 随着意义的虚化 “梆” 就由一种带有重量、 硬性

的物体转化后放在形容词前起修饰作用。

“捞” 的本义指从液体中取东西。 “捞稀” 中 “捞” 还有其本义。

在词语搭配上， “梆” 所修饰的形容词刚好和 “捞” 修饰的形容

词成反义词。 如： 梆硬→捞[pā]（软）、 梆重→捞轻、 梆紧→

捞松、 梆厚→捞薄、 梆满→捞空（捞稀）

形成这样的构词结构和 “梆” 、 “捞” 的基本义有很大的关系。 

上文我们提到 “梆” 是一种木制的棒子， 成固体状。 在人们的认知

中， 固体的内部结构紧凑， 密度值相对较大。 所以用 “重” 、“硬” 

、 “紧” 、 “厚” 、 “满” 等语素能体现内部空间小与“梆” 搭配。

“捞” 的本义指在液体中取物。 一方面， “捞稀” 中 “捞”还有其

本义。 另一方面， 液体相对于固体重量较轻， 密度值也较小，所

以可以 “捞” 和 “松” 、 “轻” 、 “薄” 、 “空” 这类词语搭配。

“梆”、 “捞” 只能修饰性质形容词， 助动词、 心理活动动词都

不能被它们所修饰。

形式: 这类词语既可作前词缀， 也可重叠后作后词缀， 而且和

它们搭配的词根不变。 如： 梆硬（硬梆梆）、 梆重（重梆梆）、 

梆紧（紧梆梆）、 梆厚（厚梆梆）、 捞轻（轻捞捞）、 捞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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捞捞）、捞薄（薄捞捞）、 捞空（空捞捞）、 捞稀（稀捞捞）

作后词缀在很大程度上的语义已虚化， 读音比作前缀时弱化。  

这些后缀叠音式加在单音节形素后， 增强了形容词的生动性， 而无

实义。

第三类   稀

“稀” 在《说文》中解释为： “稀， 疏也。” ； “稀” 本义为稀

疏， 引申为稀少。 “用在动词前， 表示动作行为极少发生。”15

例如： 性清约， 独处一室， 稀与妻子相见。 （《南齐书·关

康之传》

      苟直意而发， 得之而用， 是以稀获其功效焉 。 （《新

论·言体》）

后来 “稀” 又引申为： “浓度小，含水分多” （《汉语大字

典》）如： 稀薄、 稀饭、 稀硫酸、 稀泥。 在近古汉语中， 引申

为副词相当于 “极” 。

例如： 已预备下稀嫩的野鸡。 （《红楼梦》第五十四回）

我这两只脚还是稀软稀软的立不起来。 （《老残游记

第八回）

稀不要紧的平常事， 到了你们文墨人儿嘴里， 一说就活

眼的， 那么怪有个听头的。 （《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二回） 

四川方言中的 “稀” 我们把它看作类词缀。 这是因为它的词义

还没有完全虚化。 比如： “稀” 就还含有 “稀” 的实义 。在人们的

认知中都知道， 要想把东西煮 [pā]（软）需要一定的时间， 而只

有往锅里不断加水， 煮的时间才长， 东西才能煮 [pā] 。 所以在

这里 “稀” 的语义中还是有 “含水分多” 。 而且 “稀” 可以用于形容

词前表程度深， 是一步步进化来的。 首先从本义 “稀疏” 中就暗含

15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编《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商务印

书馆，2000年第639页。



有程度深的语义在其中。 “稀疏” 中的 “疏” 解释为 ：稀少。 稀少

在语义程度上比少深， 含有很少、 极少的意思。 所以 “稀”可以用

在部分形容词前表程度， 相当于 “很” 。

构词能力： “稀” 所修饰的基本是带消极意义的形容词性语素。

如 “稀（巴）烂” 、 “稀（巴）脏” 、 “稀孬[piè]” 不与褒义词搭

配。 如： 稀好（×） 、 稀美（×） 、 稀干净（×）；也不和中

性词搭配。 如： 稀痛（×）、 稀咸（×）、 稀红（×）

总之， 上面的所有提到的语素都是由实义一步步虚化的。 在很

多BA式合成词中都能找到它们的基本义， 只是后来虚化作了带有程

度意义的副词性语素。 我们不应该把它们看作真正的程度副词。

第一： 副词是虚词， 虚词是没有词汇意义的。 在我们讨论的

BA式合成词中， 语素B都是有词汇意义的。

第二： 从语法意义上看， “副词通常是修饰动词（包括助动词次动

词）和形容词” 16  通过上文对 “飞”、 “焦”、 “稀” 等语素的语法意义

的分析， 我们知道它们只能修饰形容词， 不能修饰动词、四字语， 

而且修饰的形容词是有限定条件的。

第三： 副词作补语。 程度副词 “很”、 “极” 还可以作动词的补

语。

    通过上面语义的语法化， 我们发现也不能将它们单纯的看作词

根， 因为一方面他们的语义在程度上多少都在虚化， 在一些合成词

中慢慢地失去了实义。 另一方面， 词根在构词时位置自由， 而它

们的位置都很固定， 而且构词能力较强。 也不能把它们看作真词

缀。因为它们的词汇义没有完全虚化。

所以， 作者把这类词看作界于词根与真词缀之间的类词缀。 另

外， 赵元任先生认为“价”是一个副词性后缀。 在“别价、 不价、好价” 

中， “价” 作的是副词性后缀。17  同理， 我们也可以把语素“飞”、 “

焦”、 “溜”、 “稀”、 “梆”、 “捞” 看作副词性类前缀。 这些类词缀

16参看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80页
17参看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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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带有程度意义的副词性语素。

2.“B”为词根

有的 “BA” 式中的B是有实义的， 如： 蜜甜、 滂[pāng]臭、

[pènɡ]香、 展平。 这些合成词中的B应看作词根。 下面对这些词

根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方面从词义上理解： 在 《汉语大字典》 中， “蜜甜” 中的

“蜜” 被解释为 “甜美” ； “滂” 在 《说文》 中被解释为 “沛也”， 

“沛” 即充沛， 指量大， 由此引申为浓烈。 “[pènɡ]” 被解释为 

“香气盛”； “展” 被解释为 “舒展、 张开” 。从字义上看 “蜜” 含有 

“甜” 的意思， “[pènɡ]” 含有 “香” 的意思，“展” 既然要 “舒展开” 

就有平的面貌， 因此其中也隐含有“平” 的义素在其中。  “蜜甜”、 

“滂[pāng]臭”、 “[pènɡ]香”、 “展平” 这四个形容词， 虽然都被解

释成 “很甜”、 “很臭”、 “很香”、 “很平”， 但是解释词义时并不意

味着一对一的关系。 也就是说， 并不等于是“蜜”、 “滂[pāng]”、 

“[pènɡ]”、“展” 都对应“很”。 之所以这几个形容词被解释成 “很什

么” ， 原因是在“蜜” 、 “滂” 、 “[pènɡ]” 、 “展” 中含有与它们搭

配的后一词根的义素， 这样就加深了整个词语所包含的意义程度。

如 ：“蜜甜” “蜜” 和 “甜” 都含有 “甜” 的义项在其中， 两个 “甜” 

加在一块， 不过使 “甜” 的程度加深。 我们在解释 “蜜甜” 这个形

容词的时候， 为了突出 “甜” 的义素， 才加上了“很”， 而非 “蜜” 

就是 “很” 的意思。 其它词语同理。

另一方面， 从构词结构上看。 我们就以上面所谈到的划分标准

来判断下 “蜜” 、 “滂[pāng]” 、 “[pènɡ]” 、 “展” 是否是词缀。 

首先看语法作用， 即 “词义虚化” 。 “蜜”、 “滂[pāng]”、 

“[pènɡ]”、 “展” 都有自己的实义， 在上述中已经讲过。 它们的意

思仍然存在， 没有虚化。 都有补充说明或描写词根的作用。 再

者， 看它们的能产性。 在四川方言中能和 “蜜”、 “滂[pāng]”、 

“[pènɡ]”、 “展” 搭配的词根只有 “甜”、 “臭”、“香”、 “平”。 若以



赵元任先生的第三条标准： 列举性来看， 把它们看作词缀也是不妥

的。 因为它们不能再列举出其它的词语。 根据以上分析的标准来

看， 我们不能把“蜜”、 “滂[pāng]”、 “[pènɡ]”、 “展”看作词缀。

（二）.BA式的句法功能分析
1． 作谓语  四川方言形容词BA式作谓语是很普遍的现象。 这

主要是源于形容词的语法特征之一： 可作谓语。 例如:

（1）这个橘子蜜甜。

（2）这张纸展平。

（3）你这个人泼烦。

一般这类词语在作谓语时， 前面的主语都是表定指的名词。

而BA式在作谓语时， 后面不可直接接宾语。 但后面往往可接

其它的分句。 同时， 它也可在主、 谓语之间加入 “插入语” 如：

（4）这个橘子蜜甜， 我最喜欢吃了。 （接分句）

（5）这张纸展平， 莫弄皱了。 （接分句）

（6）你这个人泼烦， 大家都不喜欢和你耍。 （接分句）

（7）这瓶橘子水喝起来蜜甜。（ “喝起来” 是插入成分）

（8）这张纸看起来展平。 （ “看起来” 也是插入成分）

四川方言BA式形容词用作谓语，使句子带有了描述性，多用来

阐述主语的性质特征。

2．作补语 作补语时其后可加“的”， 也可不加“的”。

（9） 他把饭煮得稀溜[pā](的)。

（10）他把面包作得梆硬（的）。

（11）我把柿子打得稀八烂（的）。

作补语时， 可以和“把、被”等介词连用。 但只能作情状补语。

还可以受“早就、 已经、 马上、 连忙” 等时间副词的修饰。

（12）柿子已经被我咬得稀烂了。

（13）饭早就煮得焦干。

3．作定语。 形容词作定语起修饰、 限制、 描写作用。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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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形容词AB式也不例外。

（14）蜜甜的蜂蜜

（15）[pènɡ]香的大米

（16）滂[pāng]臭的脚

（17）稀溜[pā]的面

（18）展平的布

（19）泼烦的一个人

（20）焦干的馒头

（21）梆硬的石头

这些形容词在作定语时有以下几个特征：

[1]. 一般是用来描述中心语的状态形容词。 如例（14）、 

（15），我们可以问 “怎样的蜂蜜？ 怎样的大米？

[2]. 这类形容词在修饰中心语时必带 “的” 我们通常不说蜜甜

蜂蜜（×）、 [pènɡ] 香大米（×）、 滂 [pāng] 臭脚（×）、 稀

溜 [pā] 面（×）、 展平布（×）、 泼烦人（×）、 焦干馒头

（×）、梆硬石头（×）。

[3]. 在修饰中心语时， 可将数量词放在整个偏正短语之前， 

如：一杯蜜甜的蜂蜜、 一袋 [pènɡ] 香的大米、 一双滂臭的脚、 

一碗稀溜 [pā] 的面、 一匹展平的布、 一个泼烦的人、 一块焦干

的馒头、一个梆硬的石头。 也可放在中心语的后面， 如蜜甜的一杯

蜂蜜、 [penɡ] 香的一袋大米、 滂 [pāng] 臭的一双脚、 稀溜 

[pā] 的一碗面、 展平的一匹布、 泼烦的一个人、 焦干的一块馒

头、 梆硬的一块石头。

4．作状语。 作状语时， 其后都要带 “地” 。

（22）他泼烦地喊着我。

（23）语气梆硬地诉说着整件事。

5．作宾语。 作宾语时， 很有局限性， 只能跟在感观动词 “觉

得” 、 “感到” 等的后面。

（24）我今天觉得泼烦。



6．不可做主语。 AB式后加 “的” 是由形容词转换成 “的”字短

语， 整个 “的” 字短语做主语。 例如：

（25）梆硬的谁敢吃呀？ 

（26）焦干的不好吃。

（27）展平的被我弄皱了。

当 “的” 附在 “梆硬” 、 “焦干” 之后， 组成 “的” 字短语。 使

这个 “的” 字短语来充当主语， 指称事物。 所以真正充当主语的不

是BA式形容词， 而是由BA式形容词加 “的” 构成的 “的”字短语做

主语。

二． 形容词生动形式ABB式附加义分析

（一）． ABB式的附加义分析
ABB式形容词生动形式词缀在表达词义感情色彩方面， 起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 在四川方言形容词同根异缀形式中， 词根相同， 

词缀不同， 往往理性词义有所区别， 表达的感情色彩也不同。

（1） 中性词根 + 词缀 = 贬义。

白蓬蓬、 白普普、 白生生、 白垮垮、 白卡卡、 白瓦瓦、 白哕

哕、白翻翻、 长伸伸、 长拖拖、 长条条、 长甩甩、 长扯扯、 长

董董、长觯觯、 干吱吱、 干舒舒、 干嘶嘶、 干沙沙、 干洒洒、 

干绷绷、干筋筋、 干焦焦、 干瘪瘪、 干疏疏、 鬼戳戳、 汗津

津、 汗巴巴、黑侵侵、 火暴暴、 火熛熛、 [pā] 叽叽、 泡舒

舒、 泡苏苏、 

泡酥酥、 湿叽叽、 湿沞沞、 瘦卡卡、 稀捞捞、 稀沞沞、 稀打

打、

稀汤汤、 心慊慊、 心悬悬、 咸鲊鲊、 硬撑撑、 硬仓仓、 硬伸

伸、硬翘翘、 油晃晃、 油迹迹、 油晃晃、 油漉漉、 直勾勾、 直

端端、直杠杠、 直统统、 直党党、 直劈劈、 粘瓦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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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白” 、 “笔” 、 “长” 、 “鬼” 、 “干” 、 “汗” 、“黑” 、 

“火” 、 “紧” 、 “悄” 、 “[pā]” 、 “湿” 、“瘦” 、 “心” 、 “稀” 、 

“咸” 、 “油” 、 “阴” 、 “直” 、 “粘” 、 “硬” 中， 除了 “白” 、 

“心” 、 “油” 、“汗” 、 “鬼” 、 “火” 是名词兼形容词， 其它都是

形容词。这些形容词都不带对有关事物的赞许、 表扬或厌恶、 批评

之义， 也就是说， 它们都应属于中性词。 但加上词缀后， 都受到

词缀的影响，变成了贬义词。 根据 《现代汉语八百词》， 现代汉

语普通话中 “中性词根+词缀” 的结构往往是褒义词。 如： （白皑

皑、 白净净、 白花花、 白晃晃、 粉乎乎、 粉扑扑、 光溜溜、 

光灿灿、 黑油油、厚实实、 滑溜溜、 黄澄澄、 娇滴滴、 金闪

闪、 静悄悄、 软绵绵、热乎乎、 瘦溜溜、 水灵灵、 硬郎郎、 油

汪汪、 圆乎乎）。 而四川方言恰恰相反， 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我们讨论的ABB式形容词中， 只有“黄桑桑”、 “凉幽幽”两个词语

可以算是“中性词根+词缀”的褒义词， 其余的则一律是贬义词。

（2）褒义词根 + 词缀 = 贬义 

活甩甩

“活” 本来是个褒义词， 因为它含有 “生动活泼， 不死板”、“灵

活”、 “有生命” 的意思， 而加上词缀 “甩甩” 就变成了贬义词， 意

思是 “不稳定、 不牢靠” 。

（3）词根（中性 → 贬义）+ 词缀 = 贬义

黄扯扯、 黄苏苏、 水稀稀、 水垮垮 、 水鲊鲊、 哈戳戳

“黄” 、 “水” 、“哈” 在现代汉语中， 基本义被分别解释为： 

一种颜色； 一种液体； 语气词。 从感情色彩上分析都应归入中性

词。 但它们在四川方言中有特别的语义。 从基本义上被分别解释

为： 手艺不好； 作事不负责； 傻。 它们的词义为什么可以转换成

别的含义呢？ 字典中 “黄” 作为名词， 解释为： “颜色” 。在口语

中解释为： “事情失败或计划不能实现。 ” 在四川方言中，“黄” 经

常解释为手艺不好。 “黄” 在四川方言中的语义是由普通话 “事情失

败或计划不能实现” 引申来的。 手艺不佳就会导致事情失败， 事情



失败的原由可能就是手艺、 技术不佳。 可作定语， 修饰名词。 也

可作谓语， 后面接情状补语。 “水” 在四川方言中最特殊的用法是

不负责任， 计划附之于东流。 例如在四川话中， 常听到人们说： 

“你又把我水了。” 或是 “你其实就是个水手。” 第一句话中的 “水” 

已用作了动词， 意为： “你又欺骗了我。” 第二个 “水” 已作了形容

词， 修饰“手” 。“水手” 原义是指 “船舶上负责舱面工作的普通船

员” 在这里意思有了很大的转变。 形容经常不按时完成已约事情或

工作的人。 “哈”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解释为叹词和象声词， 

但在四川方言中它作形容词， 相当于 “傻” 四川方言用 “哈” 代 

“傻” 与它们之间的语音相近有关，汉语拼音中 [hǎ] 和 [shǎ] 的声

调， 韵母都相同， 声母h和 sh都是擦音， 发音方法相同。 在四

川方言中用 “哈儿” 、 “哈子” 来指待 “傻人” 作名词 ， “哈戳戳” 

用作形容词。

在四川方言中， 它们在感情色彩上都应该归入贬义词。 词根作

为贬义词加上词缀， 使整个合成词在感情色彩上仍然是贬义词。

（4）贬义词根+词缀=贬义词

二颠颠、 疯扯扯、 苟夹夹、 浑浊浊、 浑董董、 烂朽朽、 烂

兮兮、 腻格格、 委梭梭、 脏瓦瓦、 脏兮兮、 肿泡泡

词根在 “加缀式” 合成词18 中， 起着重要作用， 不仅整个加缀式

合成词在基本义上主要取词根的基本义， 而且在感情色彩上， 词根

如果是贬义词， 加上词缀， 整个合成词也就带有贬义色彩。 在现

代汉语普通话中也是如此。 例如： “贼咕咕、 贼溜溜、 脏乎乎、 死板

板、乱哄哄、 乱呼呼、 乱糟糟、 乱滕滕”19

（二）.  普通话与四川方言ABB式词缀附加义对比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 有些词缀搭上词根基本都带有褒义色

彩。例如 ：后缀“丝丝”、 “酥酥”、 “溜溜”、 “悠悠”、 “油油”、“扑

18参看张斌《新编现代汉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8页。“合成词和分

为三大类：复合式、加缀式、重叠式。”
19选自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22—7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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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 “滋滋”

1.甜丝丝、 咸丝丝（微带咸味， 口感好）、 辣丝丝（同

上）、 美丝丝 、 凉丝丝（感觉稍有凉意，凉爽的感觉）

2.麻酥酥、 辣酥酥

3.乐悠悠、 静悠悠（形容安静）、 慢悠悠（形容动作慢而悠

然）、颤悠悠、 轻悠悠

4.绿油油、 清油油、 黑油油、 碧油油

5.粉扑扑、 红扑扑、 香扑扑、 白扑扑

6.甜滋滋、 美滋滋、 喜滋滋、 乐滋滋

7.软溜溜（形容柔软）、 顺溜溜（顺利或驯服听话）、 细溜溜

（细而长， 多形容身材苗条）、 瘦溜溜（同上）、 圆溜溜（形容

圆的可爱）、匀溜溜（形容粗细、 稀稠、 大小适中）、 滑溜溜

（形容光滑）、 光溜溜（形容光滑）

后缀 “溜溜” 加上其它词根， 虽然也带有中性色彩， 例如：直

溜溜（形容笔直）尖溜溜（形容声音尖细或物体尖细）也有贬义色彩

的， 如“灰溜溜”、 “贼溜溜”， 但在 “溜溜” 构词的比例中，褒义词

多于贬义词和中性词。 在四川方言ABB式中， 除了 “凉幽幽”、 

“弯幽幽” 中的后缀 “幽幽” 带有褒义色彩， 其它后缀都不带有褒义

色彩。 带有贬义色彩的词缀倒有很多。 例如： “叽叽”、“瓦瓦”、 

“董董”、 “扯扯”、 “鲊鲊” 、“戳戳”、 “兮兮”。它们不论加上任何词

根， 都会使整个词语成为贬义词。 例如： 董董（肥董董、 浑董

董、 长董董）； 叽叽（汗叽叽 、 湿叽叽、 [pa]叽叽）； 瓦瓦

（白瓦瓦、 脏瓦瓦、 粘瓦瓦）；戳戳（神戳戳、 哈戳戳、 鬼戳

戳）；鲊鲊（汗鲊鲊、 咸鲊鲊）；扯扯（疯扯扯、 长扯扯、黄扯

扯）；兮兮（宝兮兮、 脏兮兮、 水兮兮、 烂兮兮、 冷兮兮）。其

中词缀 “鲊鲊”、 “扯扯” 是四川方言中的特有词缀。 对它们成为贬

义词缀的代表， 这里作简要介绍。

“鲊” 在 《汉语大字典》 中有这样几个解释： （1）用盐、 米

粉腌制的鱼。  （2）腌制品的泛称。 从这里我们可以推导出， 



“鲊” 在普通话作的是一个名词， 指一种食物。 但四川方言将其借

用来作词缀, 表贬义。 在四川方言中， “鲊” 已由名词（咸鱼、 腌

制品）转成了形容词， 可作谓语。 “鲊” 作谓语时， 意思是： 带

有刺激皮肤疼痛的感觉。 例如：

1．他不小心把盐落在伤口上， 鲊得我惊叫唤。

2．莫擦酒精， 鲊起痛得很。

“鲊” 的这种疼痛感和其它的疼痛不一样， 它主要强调特指类似

于盐 、 酱油、 酒精、 碘酒类的东西擦在伤口上的刺痛感。 既然

它会给人一种痛的感觉， 用它作词缀带有贬义色彩也就不足为奇

了。

另一个是 “扯” 字。 “扯” 也是四川方言中常用的字。 有“扯

筋”、 “鬼扯”、 “混扯”。 “扯”在四川话中指吵架或仅就一个问题来

回没理找理地闹。 例如： 

3．他那个人扯得很。

4．你莫一天到晚就想和我扯筋啊！

5．你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 扯起筋来倒是很凶。

6．你不要在这儿给我混扯。

“扯” 是个动词， 可单独作谓语， 后接程度补语。 如例3；也

可直接接宾语， 可在“扯”的前面加上形容词作状语， 增强它的感情

色彩， 而前面的形容词多含有贬义色彩。 如： “鬼”、 “混”、“

烂”。 四川方言中的 “扯” 就是由 “拉、牵” 的意思引申来的。指就

一个话题拉来拉去地说。 只是这里的 “拉” 带有厌烦的情绪在其

中。 因此“扯”就成了一个贬义词。

“董董” 是四川方言借用现代汉语中 “董” 字的读音， 来表示方言

义。 多含有贬义色彩。 在视觉上给人一种因肥大而不清晰的感觉。

“叽叽”、 “瓦瓦” 都无实义， 只是象声词， 作后缀。 它们主要给

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湿叽叽（肌肤感） 、 汗叽叽（肌肤感） 油

叽叽（口感、视觉感、肌肤感）、[pa] 叽叽（口感、肌肤感）

“叽” 在字典中有一个义项是 “口丑” 。后来又引申为： 形容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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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说话声或各种嘈杂声 。 从 “叽” 在汉语中释义上看， 它就是

一个带有消极意义的语素， 四川方言借用来表示贬义色彩。

脏瓦瓦（视觉感、肌肤感）、 粘瓦瓦（肌肤感、口感、视觉

感）

在我们谈到四川方言中的作后缀的 [Wa] 应该写成 “哇” 。 

“哇”在字典中有以下几个义项： （1）谄声 （2）呕吐、 吐出 

（3）嚎哭或叫喊。通过对这三个义项的理解， 我们看出 “哇” 和 

“叽” 一样，也是一个带有消极意义的语素， 在四川方言中也用作贬

义词。

（三）.四川方言形容词同根异缀生动形式附加义结论
在四川方言形容词同根异缀ABB式中， 我们一共讨论了209个

形容词， 其中褒义词仅有12个， 分别是： “白生生、 脆生生、 

活鲜鲜、 活真真、 亮争争、 亮煌煌、 凉幽幽、 泡酥酥、 弯幽

幽、高耸耸、 齐斩斩” ；中性词共有11个， 分别是： “笔端端、 

笔陡陡、 糍剁剁、 脆嘣嘣、 短桩桩、 黄桑桑、 悄密密、 活脱

脱、圆椭椭、 圆纠纠、 齐铺铺” 剩下的176个全是贬义词。 褒义

词占5．6%， 中性词占将近5%， 剩下的贬义词占84%。 在现代

汉语普通话的形容词生动形式中， 褒义词、 贬义词的比例相差不

多， 只是中性词相对少点。 以吕叔湘先生的 《现代汉语八百词》 

中的形容词生动形式表二为例。 共统计形容词有339个， 其中褒义

词共有135个， 占40%； 中性词共有42个，占13%； 贬义词共有

162个， 占47%。

(四).四川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贬义词居多的原因简析
针对这样的语言现象， 我们做出了一个大致的分析。 首先：

就像刚才提到过的， 四川话属方言， 多用于口语当中， 口语是人

们口头上应用的语言，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多用对话形式与人交



流，所以口语一般不会使用一些华丽的词藻， 都是朴实、 直白的语

言。在这种情况下， 褒义词用的太多显得过于刻意， 给人不好接近

的感觉。 而且， 方言一般是不用于正式的场合， 因为它不作为我

们国家的官方语言， 民族共同语才是我们的官方语言。 因此， 方

言多用在市民生活中， 大家的交谈语言都很随便。 文章中所举出的

例子都是由我们在平时生活、 报刊杂志中收集起来的， 没有太多的

出自文学作品， 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形容词都是出于大众之口，

很有代表性。  

再者， 和四川的地理特点、 饮食习惯有关系。 四川是盆地，

除了成都平原外， 四处都是山， 过去人们生活贫困、 艰苦， 没有

特别多的外来文化， 促使人们说话比较粗犷。 另外四川气候湿润，

人们喜欢吃麻辣口味的食物， 辣椒和花椒都是可以去湿的调味品，

造成了四川人火爆的脾气， 就像辣椒一样火辣辣。 因此在言行上就

难免过于激烈。 还有一个为重要的原因是， 说话带有一种调侃的味

道。通过四川的方言剧 《王保长外传》 和 《哈儿师长》 等剧可以

看出，他们在说话中都带有诙谐的语言。 就是成都人常说的 “噻话”

。

最后， 是因为在四川方言中改变了很多普通话词语的基本义。 

词语的感情色彩也随之发生变化， 而且都是从 “褒义词” 或是 “中

性词” 变成了 “贬义词” 。有代表性的： “黄”、 “扯”、 “水”、“

哈”。 “黄” 在现代汉语中就是指一种颜色， 到了方言中， 改变了

它的愿意变成 “技术不精湛”。 “水” 本就是指一种液体， 后来也改

成了“办事不负责” 的意思。 “扯” 本义就是 “拉，拽” 到了四川，有

将其意改成 “扯筋” 、 “吵架” 的意思。 “哈” 本是一个叹词，在四

川方言中主要是指 “傻” 的意思。

三.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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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流行于一定地域的语言， 是地方文化的重要承载工具， 

因为它有别于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所以是一方民俗的反映。 每一个

地方的语言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那么四川方言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

生动、 机智和幽默。 正是四川方言的幽默、 生动才使得四川出现

了不少的方言剧、 方言小品， 和一些巴蜀笑星。 丰富了老百姓的

精神文化， 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在收集四川方言形容词生动形

式的同时， 我们发现它们是构成蜀国文化的源泉。

四川方言还体现出四川人的一种生活状态。 比如， 四川人喜欢

打麻将， 时下最为流行的一种玩法就是 ： “血战到底” ， 这个词

语生动形象地展示出四川人的一种火辣地坚持不懈地心里。

再者， 方言在民族共同语形成之前， 是形成共同语的基础。 

在普通话中， 也吸收了四川方言词中表示人物的生动形象或地方性

事物特征的词。 如： 死板板（死板）、 心欠欠（心欠）、 雄起

（加油）、下课（失去工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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